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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 对名家 、权威 之言 往往 是
比较 崇 尚 迷 信 的 。这 是 因 为 ，大 凡
名人 ，或 因 其 在 某 一 方 面 学 问 精
深，看 问 题 独 具 慧 眼，能 洞
幽辨 伪 ；或 因 其 地 位 显 赫 ，
具有 常 人 莫 及 的 影 响 力 ，因
之哪 怕 是他们随便说 出 的 一
句半 句 话 也 会被一 些 人 当 作
金科 玉 言 。倘 若 有 人 再 出 于
某种 动 机 大 肆 宣 扬 一 番 ，其
影响 更 加 不 可 小 视 。

僻如 ，某 部 电 影 或 电 视
剧还 没 有 公 开 映 （播 ）出 ，
某某 名 家 先 睹 之 后 赞 之 曰 ｛

“ 好 得很！”有 的 人 也 许 看
得动 了 情 ，赞 语 也 随之 高 了
一级：“真是 出 奇 的 好！”
于是 ，一 时 间 ，名 家 的 “好
得很！”“出 奇 的 好！”为 各 家 报
刊竟 相 转 登。

然而 “指 鹿 为 马 ”的 时 代 毕 竟
已成 过去。等 到 片 子 公 映 （播 ）

之后 ，一 些 小 人物 睁 大 了 眼睛仔
细地 看，总 觉 得 那 “好 得很！”

“ 出 奇 的 好！”有 点 言 过 其 实 ，
于是 便撰 文 提 出 疑 义 （报刊
居然 也 登 了 一 些 ）。这 么 一
来，人 们 由 不 得 要 发 问 ：是
谁错 了 ？是 名 家 ，还是 小 人
物？或 两 家 之 “言 ”都 有 不
周全 处 ？

其实 在 评 论 某 部 文 艺 作
品时 ，作 为 一 家 之 言 ，只 要
言之 有 据 ，都 未 尝 不 可 。然
而对 名 家 来 说 ，发 这 类 绝 对
肯定 或 绝 对 否 定 之 “言 ”
时，还是 慎重 一 些 好。因 为
当今 崇 “名 ”者 甚 多 ，自 然
也会 有 拿 “名 家 之 言 ”吓 唬
人的 ，甚 至 还 会 有 拿 “名 家

之言 ”营 私 谋 利 的 。一 次 两 次 倒
也罢 了 ，这 类 唬人 的 、骗 人 的

“ 言 ”说 的 次数 多 了 ，与 名 家 的
“名 ”又 有 何 益呢 ？

万里长空晚晴
——介绍 海灯 法师 的几 首诗

黄荣 杰

一部 《海灯法 师 》的 电视连续剧风靡全 国 ，
海灯法师 的盖 世武功令广 大 电视 观众叹为观止 ，
但是却 很少有 人知道法师还是一位造诣颇深 的诗
人。

海灯法师1902年出生于 四 川成 都重华 镇 ，他
原名 范靖鹤 ，自 幼体弱 多病 ，瘦骨伶仃，父亲范
裁缝就给他取名 叫 “无病”，意 在消 灾祛疾。他
七岁 跟随 舅 舅 学 武 习拳 ，身体逐渐 强壮 ，动作灵
捷过人 ，加上天资聪敏 ，十五岁 即考入四川一所
师范学校 ，不久又以优异成 绩考取四 川 大学文学
院，后 因 付不 起 昂 贵学 费而 自 动 辍学 ，潜心习

武，练 成 了 “童 子 功、“梅花
桩、二指禅”三 大绝技，近 百
年来独一无二。今年八十五岁
高龄 ，现任 少林寺主持 的海灯
法师 ，身体 矮小 ，清癯瘦削

但精神 矍烁。习 武 之余 ，法师
尤为喜欢写诗 ，往往是有感而
发。目 前 ，社会上兴起 了学 武

热潮 ，有 许多 青 年欲拜海灯为
师，但如 何才 能 学 好武术呢 ？
法师 写 了一首诗送 给 大 家 ：

剑器舞 到 一心 ，斩 断情神 爱神 ，
半溪流水 自 绿，万里长空 晚晴 。
法师解 释说 ，有 好 多人想 学 武功 ，但不 能潜

下心来 ，甚至 “三天打 鱼 ，两 天晒 网”，结果只

能学点花拳秀腿 ，永远也学
不到真功夫。要想学 到真功
夫，关键 是要 专心致志 ，持
之以恒 。练功贵在有 志 ，但
想有 真功夫还要有节，要保
持高风亮节。

诗言志 ，一九 四 四 年他
在四川 剑 阁 张飞 栽 的一棵古
柏树下吟 了一首七言律诗 ，
诗中 写到 ：

生成铁骨傲霜姿 ，耻向
人间 说布施 。

露冷风凄心似铁 ，干霄
耸翠不 求知 。

名曰 写柏 ，实则 是写 自 己历 尽艰辛 ，饱 经沧
桑，磨练 了傲雪凌霜 的铁骨 ，一生 甘 做 无名 英
雄、默默无闻 。

法师有 些诗信手拈来 ，但意境隽永 ，琅琅上
口。一九五一年他看 到新 中 国成立 后，结束 了 民
族危 难 ，人民 安居乐业，祖 国 正处于繁荣上升充
满生机 的时候 ，心情格外舒畅 ，写 了 一 首 题 为
《 伏 隆月 下 口 占 》的诗 ，全诗 只有 四 句 ：

一亩 山 田 险境横 ，老农指点乘春耕 ，
读书学 剑成何事 ，今霄始见月 色朋。
诗中 喑 示 在旧 中 国尽管 自 己读 书 、学 剑 ，但

没有 多少 作为 ，只有 今天新 中 国成立 ，才带来 了
光明 。

法师 平 日 以 俭朴为 本 ，不 喝 酒 ，不吸烟 ，每
次洗脸 只用 一小碟水 ，不过二两 ，使用 一条五寸
见方 的小毛 巾 ，平 日 饮水 也是饮多 少斟 多 少 ，从
不浪费。为勉励僧众 们勤 俭 持 家 ，他 曾 写过 这样
一首诗 ：

眼外早 将腐 鼠捐 ，悉心学道井 耕 田 。
自知林下春秋好 ，明 月 清风不 费钱 。
海灯法 师 的武功乃 少林真 传 ，少时少林寺武

僧汝 峰 、方禅 、丹岩云游 四 川 ，法 师先跟汝峰学
艺，后经汝峰又 拜方禅 、丹岩为师 ，正宗少林真
传“童子 功 、梅花桩 、二 指禅”三大绝技 ，便 是
三位大师 的秘传。他随师遍游 祖 国 名 山 古刹 ，一
九二六 年削发 为 僧 ，一九 四六 年受聘 到 嵩 山 少林
寺任武术教授，一直到 全 国解放 。他对 少林寺有深
厚的 感情 ，在一九八〇年除 夕 偶 感诗 写道 ：

瓶钵 曾 携 伴此 松，今霄危坐忆前 踪。
雪花六 出 鸣奇 鸟 ，海燕双飞起卧龙 。
三十余 年唯好梦 ，百千万 劫亦英雄 。
临行 回 顾 少林径 ，益我难忘子 夜 钟 。
海灯法师吟 诗成 癖 ，对 东方古典哲学也很有

研究，精通经 典理 论。现在 ，他不但 能 讲 释 佛
法，还能 背诵 佛 偈 、经书 、唐诗二万八千 多 篇。
前不久，当 法师完成 了 自 传 体记实小说 《海灯法
师》之后 ，他在篇末写下 了 一首七律诗 ：

少不 因 人老不 残，幻游搏得名 家衔。
性好龙 泉 成

一癖 ，口 非虎 啸
可三 钱。

雪峰 法卷心
何住 ，冰水 菩提
味自 甜 。

最是 白 牛能
负重 ，松云轩冤
总平凡。

诗句气势磅
礴，寄 托了海灯
法师 “老 骥 伏
枥，志 在千 里 ；
烈士暮 年 ，壮心
不已”的情怀 。

（ 题 图 义 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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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黄色 的鞋 身 ，八
只桔红 色 的 小轱 辘 ，新
买的旱冰 鞋 静静地站 在
光滑 的地板上 。盼 了 多
少天 的玩意就 在眼前 ，
现在只需将脚伸 进去 ，
系好带子 ，便 能飞来飞
去。可楼底下……我把
泡在盆里 的裙 子 洗 干
净，抖 一抖 ，凉到 阳 台
的铁丝上 。手上 的水还
没擦干 ，回 过头 向 屋里

望，一束 阳 光 透过窗 子
照在光滑 的地板上 ，照
在那双有着桔红色小轱
辘的冰 鞋上。走过去 ，
蹲下 ，用手 轻轻一推 ，
就带 着 微 微 的 一 声

“ 哗”跑 到 写字 台下 。
录音 机 里 正放着 《蓝色
的多瑙 河》，穿上 ，只溜
一下 ，就 一下 ，楼下来
找，就讲 刚 买来 的新鞋
试溜 。对 ，试溜 。脚下
霎时 象踩着 一朵 浮云 ，
一会飘到 床边 ，一会 飘
到五斗橱旁，“哗哗”
的声 音大 了起来 ，冲 向
大立柜 ，与 镜 子里 的人
贴在一起互 相对 着 作 了
一个 鬼脸，又 溜 向 书
架，取下一本书 ，溜 到
窗前 ，外面 一 阵 风 吹
过，好爽快 ，录 音机 里
《 蓝色的 多 瑙 河 》应 该
改成 《溜 冰 圆舞 曲》，转
过身 直奔被风吹开的外
屋门 ，伸手关上 ，正对 着
的厨房 的 白 瓷 台上放着
的两 只鲜红 的西红柿 ，
打开 门 溜 去 ，拿起一个

有人敲门 ，一楼来
找了 ，脸红心跳 ，只好

讲试 溜 了 ，忙 脱 下 冰
鞋，打开 门 。一个 穿天
蓝色连 衣 裙 的 小姑 娘 ，
一手 拿着 我 的红裙 子 ，
另一 只手 里握着 一支带
橡皮 头 的 铅笔 ，静静地
站在 门 口 ，轻轻一笑 ，
好清澈 的眼 睛。“小姐
姐，你 的 裙 子掉到 我 家
院子里 了。”我接 过 裙
子，干 了 ，上面 的灰土
也被 拍干净 了。再 抬起
头时 ，天蓝色连 衣裙 的
一角 一闪 ，小姑 娘已 经
下楼。暮地 ，天边 飘上
一抹羞红 的晚霞 。

八只桔红色 小轱辘
的冰 鞋擦 净放进盒 子 ，
《 蓝色的 多瑙河 》流 淌
着，声 音轻轻 的……

（ 题 图　杜 存 武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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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是一群雄性 印染工
王廷 伟

印染工 已不再 是词 典里所概 括的 含义 ，印 染
工——不仅仅 是劳 作 ，在 彩色的 流水 线上；我们
把山 东 大 汉般的 名 字填进花 名 册 ，为 今天的 印 染
工作出 了 伟 大 的注 释 。

我们没有科室的 文书们 那 泡 在 浓 茶里 的 悠
闲，我们一星 期 接一星 期上 着夜班 、中班和 早班 ，
为了企业能 够肥胖、富态 ；为 了 印 染布 能 占 领商
店和市场 ，我们 告别 了 梦的 挽留 ，恋恋不舍地放
弃电视连 续剧的 诱惑 ，忍痛 谢绝迪斯科的 邀请 。

我们 大杯喝 着 酽茶 ，高 音推 销 着牢骚 ，当 然
我们知道牢骚 是没有 销路的。深夜我们 与 旋转的
印染机一起畅想 ，流水 线缤纷着 我们的心花，我
们用 流水 线染着 流 行 色 。女 同胞们 嗔怪我们 过早
地走露了春天的 消 息，我们说这 是宣布男 子 汉的

秘密。
每当 我们 的 酒量聚集在 一起的 时

候，我借着 酒兴讲起 一星 期吻未婚妻
二十六次 还不满足 ，他们祝 贺 我大 口
喝着六十度，我的 恋爱 经 验在 酒席上
最畅 销 。

我们不满足于 八小时挣 得 的 惬意 ，
职工宿舍里 有我们 十五个 平方米 ，虽
然小却 藏着足 够的共呜 ，这 里 是关节
肌肉 休憩的港湾 ；这里练 习 的流 行歌
和吉它 ，获得 过职工汇演一等 奖。 乡村 秋景 （木 刻 ） 石巨

名人 轶事

我只 写过 一 部

美国 近代 最有名 的 女 作家 玛格
利密 契尔 ，有一次 被邀请 去参加 世
界笔会。那 时还 没有胸前 佩戴 名牌
的习 惯。所 以 ，有 位匈牙 利作家 坐
在她 的 旁边 ，却 根本不知道这个衣

着朴素 、态度谦虚 的女士是谁 ，因而 他 就 以一种
居高 临下的态度 ，同 她进行 了 这样 一段谈话 ：

“小姐 ，
你是一 位职
业作家 么？”

“ 是的 ，
先生！”

“那 么 ，
有些 什么 大作，可否 见告 一二部？”

“ 谈不上什么 大作 ，我 只 是偶尔 写 写小说而
已。”

“ 噢 ，你也写小说 ，那么 ，我们可 以算是真
正的 同 行 了 。我 已经 出版 339本 小说 ，那 就 是
… …你写 过 多 少部 呢？小姐？”

“ 我 只写 过一部 ，它 的 名 字 叫 《飘 》。”
语音未 落 ，那 位匈牙利人已 目 瞪 口呆 了。

（ 曹 永 宏荐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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